
被
视为妨碍创新、干扰
正常科研教育发展的

“官本位”现象，在如
今的不少大学非但痼
疾难去，且有愈演愈
烈之势。然而，记者
在中国科技大学听到
的却是“官本位在这
里没有市场”。

作为一所研究型
大学，也有教务处、科研处，一样有党委书记、
正副校长，一样要争取科研经费，却为何能坚
持自己的选择？说得抽象一些，是坚持用科学
的精神来管理学校；说得具体一些，在一个真
正追求科研教学的地方，行政只是提供服务，
而谈不上权力。

“管”还是“导”
有人告诉记者，在中国科大，教授和学

生是两个最牛的群体。
中科大校友李定，曾在中科大做过教

授，也当过系主任、副校长。他说，当他是
一个普通教授时，想批评谁就批评谁，当面
批评校领导也没事；当了系主任之后，就只
能批评校领导，但对系里的老师却要很小

心；当他做了副校长，就只有听教授们的批
评和抱怨的分了。

培养学生是中科大的重中之重。学校曾
做过一次深入调研，结果发现有 91%的研究
生和超过 85%的教师认为，影响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是导师，导师应该是研究
生质量的第一负责人。

这给了学校管理层很大启发：管理虽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师生创造条件，做好
服务，让他们集中精力，潜心治学。“管理
的最高境界是师生在接受优质、高效服务的
同时，感受不到管理的存在，而教学、科研
却在高效而有序地进行。”显然，中科大以服
务为目的的行政管理，与“官本位”的调调
格格不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科大建起了与研
究生教育相关的三大中心、五大公共实验平
台和五大信息系统。在这些公共服务平台
上，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
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在培养学生上，除了便捷的公共服务系

统，中科大还十分舍得“砸钱”。每年支持
iGEM（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团队赴美
国参赛，教务处拿出20 万元经费，还提供了
140 多平方米的实验室；一年一度的校园机
器人大赛，为每支参赛队伍提供 3000 元经
费；全校 60%以上的学生参与了大学生研究
计划，其中一些实验相当费钱，有的试剂两
三百元一瓶，需要从国外空运过来，但学校
支援起来不皱眉头……中科大教务处副处长
汤家骏粗略算了一笔账：学校本科教育每年
投入在科技创新上的经费接近300 万元。

关爱学生 低调温馨
没有“行政化”，中科大的行政管理所体现

出的低调而温馨的人性化，却令人感动。
“隐形资助”就是一例。一般大学资助

贫困学生，都需要学生自动提出申请，但有
些家境贫困的学生，出于自尊而不愿主动申
请。针对这部分学生，中科大从 2004 年起，
借助信息系统，启动了生活援助计划，又叫

“隐形资助”：每月初，学校一卡通中心会统

计学生在食堂的就餐情况，如果发现在食堂
就餐次数很多，但消费额低于学校设置的警
戒线，这些学生在次月就会自动获得每月
160 元的伙食补贴。

“有些接近贫困线的学生可能临时遇到困
难，有些则需要长期资助。”学生工作处老师
尹红说，由一卡通中心向所有获得补贴的学
生发送邮件通知，收到邮件的同学即可自行
前去加卡。“这种方法，保护了学生的自尊
心。”自 2004 年 9 月起至今，学校共为本科
生发放伙食补贴近 21000 人次，发放金额约
340 万元。

另外，中科大的学生宿舍早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就装上了暖气，去年又全部装上了空
调。备赛 iGEM、机器人比赛，参加大学生研
究计划、暑假里的小学期课程，很多本科生
暑假都放弃回家，留住寝室。最近几年，学
校把学生公寓空调工程列入了“十一五”期
间的一项实事工程。目前完成的一期工程，
共计为24栋学生公寓安装了4600多台空调。

从中科大的管理案例中，我们不难发
现，如果全国的高校都
能这么做，中国出现大
师、出现自然科学的诺
贝尔奖得主的时间，肯
定会大大缩短。

行政管理低调温馨人性化
□ 记者 许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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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一年级新生的基
础课，谁来上？年
轻 讲 师 还 是 教 授 ，
或者院士？

在中国科大，一
位老师能登上本科
一年级的讲台，那可
是莫大的荣耀！因
为，那是华罗庚、严

济慈、钱学森等先生站过的讲台。

入门引路，非高明之师不可为
教授只给研究生上课，小讲师才上本科

生的基础课——这种国内高校司空见惯的情
形，在中科大是断断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
不合“培养拔尖人才”的目标。

“我们培养科技精英，从入门开始就要
一丝不苟地教与学。”这是中科大教授们的共
识，是传统。

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建校之初，为了
给国家培养“两弹一星”尖端人才，华罗
庚、严济慈、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站到了本
科一年级的讲台上。现任中科大副校长的陈
初升回忆道，钱学森先生当年说过，要在学
生入门的时候就引导他们热爱科学，把他们
带到事关国计民生、居于世界前沿的科学课
题中去——这件事，非高明之师不可为。

全国电磁学会会长、天体物理学家、国家
级教学名师程福臻教授，为本科生讲授电磁学
已超过30个年头。“我的电磁学课是严济慈先
生上的。”在前辈们的精神感召下，他一直坚持
站在本科一年级的讲台上。他说，要上好基础
课不容易，老师对这门学科要有宽广、深厚的理
解，还必须能深入浅出地把学问传授给学生。

“怎样用最少的钉子，把一张照片稳稳
地挂到墙上？”这是邵一教授在力学基础课上
最常考问学生的一个问题。他解释说，“力
平衡”在高中物理课上就讲过，但如何实

现，可以无限深入下去……他要以最贴近生
活的例子，一步步引导学生把基础理论与技
术结合起来，训练他们的思维。

“老师要像表演大师……”
07 级少年班的王耀，在高中时参加过数

学、化学、生物竞赛，唯独没喜欢过物理；可他
在中科大上了一次物理课，“立刻着了迷”，随
后入读了物理专业。

“老师要像表演大师，把学生吸引到科学
中来。”程福臻说，这是严济慈先生的教诲，一
直被中科大的老师们奉为圭臬。“除了讲课，还
要讲科学故事，讲科学中最感人、最激动人心
的东西。”

每过四五年，程福臻的上课教材就翻新修
订一遍，而他每年的讲义，更不断更新，随时加
入最前沿的学科进展和新鲜的科学故事。

2009 年，“光纤之父”高锟获诺贝尔物理

学奖，程福臻马上把这个新案例带进课堂。“光
也是一种电磁波。这个新例子同时可以用在
电磁学、光学等好几门基础课里，可以让学生
从不同角度去学习、理解。”

数学系精心挑选世界数学名著，培养学生
的学术品位；计算机系的实验课借鉴了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原版课
程；很多院系从中科院各研究所请来一流学
者，为学生讲解科研最新动态……也许，在中
国没有哪个大学能像中科大那样，教授们为了
本科生的基础课，使出浑身解数。

自由选择专业制度和“课程组”
教授们如此顶真，除了“觉悟”，中科大的

自由选择专业制度起着重要作用。
从第一学期结束起，本科生每学期都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状况，自由选择专
业。只要学生提出转系申请，对方院系同意

接收，原院系一律不能卡——可能在中国，
没有哪个高校有如此自由的转学政策。

这意味着，所有院系都可以借助精彩优
质的基础课，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来自己这儿
就读；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能让学生喜欢上
本院系，他们就可能流失。

曾有一个颇为热门的院系，自我感觉好了
点，稍稍忽视了对本科生的“入门引导”，结果
学生感觉欠佳，又受到其他院系课程的“引诱”，
在第一学期末竟有超过30%提出转系申请。

为了上好基础课，每个院系的老师们都
动足脑筋，并且逐渐形成了“课程组”制
度，不断优化课程，同时积极培养年轻教师。

“课程组”的领衔者是课程讲座教授，一
般由学养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担任，
其下设课程主讲教授、主讲教授。比如，物
理学院的电磁学课，由34位教师“组团”讲
授，有教授16人、副教授10人、讲师8人；
为了教好这门课，“课程组”编写了教材和
参考书近10本。

在中科大，老师从“青椒”到资深，教课对
象“由高到低”，与国内诸多大学的路数正好相
反。物理学院副院长尹民介绍说，给研究生
讲专业课，往往是年轻教师的第一阶梯——
即使他们缺乏教学经验，但研究生毕竟已具
备一定学习能力，不致出现大的偏差；第二
阶梯是给研究生上专业基础课，第三阶梯是
给本科生上专业课；最高的阶梯才是给本科
生上基础课，而且是先上一个章节，逐步扩
展到整门课程——这样一级级走上去，比评
教授还艰难。从外校引进的老师，必须经过
一段时间的严格培训与考核，才能上讲台。

在每个院系设立“课程组”的同时，学
校层面还成立了由即将退休、刚退休的名师
组 成 的 课 程 督 导
组，在校内巡回听
课，随时给老师提
意见。

在中国科大，最好的老师教基础课，确保学生能打下宽广厚实的学术基础——

为大一新生上课，是莫大荣耀
□ 本报记者 许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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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教授应该给本科生上课”、“大学教育应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高校

应该去行政化”……这几件在教育界内外呼声连连的事情，在许多中国的大学里
总难做好，甚至难以做到——真的积重难返了吗？

当本报记者随中央媒体采访团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立刻被这里的“独
特”所吸引：在中科大，只有最好的老师才能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几乎所有学生
都能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最终，谁都喜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传说中的“行
政大牛”一点不“牛”，对学生十分谦和、周到……从中科大毕业的本科生 30%
拿全额奖学金出国深造，在国内外继续攻读硕士的比例高达 65%（应为 70%左右
——编者注）；历届本科毕业生中当选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的比例高达1000∶ 1。

在本报从今天起推出的这组报道中，记者将与您一起探寻：是什么让这所大
学如此“特立独行”？她的做法能不能在中国的高校中推广、复制？

本

持不扩招，中国科技
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特
立独行。它每年只招
收本科生 1800 名，其
中包括少年班、创新
试点班等“特区”的学
生。

为何不扩招？副
校长陈初升说，高等

教育大众化是大势所趋，但具体到一所大学，
却要根据定位妥善思量。中科大坚持精英教
育路线，“我们的目标是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记者在中科大采访时，反复听到一句话：
“要为孕育大师准备丰厚的土壤。”或者换一种
表述：“大师，可遇不可求；但培育大师的土壤，
可以准备。”

本科新生踏进校门，先“消毒”
本科新生踏进校门，中科大做的第一件

事是“消毒”——消除他们多年接受应试教
育所中的“毒”。招生办负责人蒋一教授说，
即使躲过了高考的少年班、创新班学生，依
旧“中毒”颇深，比如习惯听老师讲，不习
惯独立思考。

“消毒”，就是要让他们学会自主抉择，学
会主动学习。

中科大有国内高校最自由的专业选择制
度，本科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学习情
况自主申请改换所学专业，而且可以多次申
请和改换。

很多新生并不适应这种“自由”。一名
地学系的学生甚至说，自由让他痛苦：以自
己的考分，能入读更热门的信息专业，是否

要转？他咨询导师，再三思量，决定留在地
学系。在国内，大学把专业依照抢手程度

“标价”，而考生和家长把考分当“货币”，
“等价交换”；他摒弃了这样的俗套，听从了
自己的兴趣。

感受并且理解了这种自由，许多学生觉
得，为了追个热门，为了用足考分不“浪
费”，或者为了要进某所大学而服从“调
剂”，学自己没兴趣的专业，是“难以忍受的
事”。08 级的宋珊考进了信息学院，却在大
一结束时转去了地空学院，因为她觉得新专
业更适合自己。而她有个同学先后转了两次
专业，才找到“真爱”。

中科大教务处长刘斌教授说，他们每年招
收本科生 1800 人，次年提出转系申请的将近
300 人；不过到大二、大三结束时，要求转专业
的人数会降到十位数、个位数。

“消毒”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让学生上课
时由“低头”变为“抬头”。中科大即使是本科
基础课，也尽可能控制规模，课堂人数最多
在百人左右；学生们被要求自学，走上讲台
做报告，展开课堂讨论。通常经过一学期训
练，学生身上被应试教育封住的“聪明眼”
会重新打开，创意和灵感开始涌现。

除了“土壤”，还有“天梯”
中科大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陈卿说，他们

还为学生准备了“天梯”，有能力爬上去的，就

具备了一流数学家的潜质。
这架“天梯”是怎样的？数学学院从全校

选拔有数学天赋、爱好数学的一年级新生进华
罗庚班，为他们精心开设 10 门核心课程。在
本科最后一年，他们将去北京，直接进入中科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课题组，走到数学
研究的前沿。

教授们精挑细选出数学经典名著，带领
学生们研读：霍浦夫的《整体微分几何》、格
里菲斯的《代数曲线》……华罗庚班课程组
组长欧阳毅教授说，与音乐、文学名著一
样，数学经典里有丰富的数学思想，足以让
人品味数学之美。

虽然，最后攀到“天梯”上端的只有少
数，学生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转换到更适合
自己的专业方向。但这一段训练和熏陶，让
他们每个人都终身受用。据统计，中科大毕
业生中，有 17%转向金融领域，而由于深厚
的数学功底，在金融界颇为抢手。中国的外
汇首席投资官就毕业于中科大。

在中科大历届毕业生中，最终有 18%留
在了科研领域，68%进入高新技术企业从事
研发。1980 年代以后毕业的本科生中，已有
25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6人当选美国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

副校长陈初升自信地说，中科大精心准
备“土壤”和“天梯”，大师的产生，将只是时
间问题。

RoboCup和创新新苗
中科大有个盛大节日——全校机器人大

赛RoboGame 活动周。从 2002 年起，每年 5
月海报一出，全校学生不分专业，都踊跃参
加。去年的主题是设计一个能在最短时间内
将魔方复位的机器人，全校组成了 20 多个参
赛队，比赛结果：最快的那个机器人，49 秒就
完成了任务。

历年来的比赛主题，有“舞蹈机器人”、
“机器人剧场”等，学生们除了将科学原理和
技术方法付诸应用，还要编排音乐、舞蹈，
写剧本；今年的主题是家庭服务机器人、杂
技机器人，难度也高。

学生们热情很高，为了备赛，很多人暑
假不回家。08 级机械系学生刘方说，参加
RoboGame，使他有机会第一次用CAD软件
画图纸，又跑工厂加工，很有成就感。有的
同学为了挑选装配机器人的零件，几乎跑遍
了合肥的五金市场。

活动负责人、工程科学学院的孔凡让教授
说，做一个机器人，需要一个团队的合作，涉及
机械工艺、电路设计等很多学科，“沟通协调、
优势互补，成本核算……很多东西可以在这个
过程中学会。”

在RoboCup世界杯机器人足球比赛这项
国际最高水平、最具影响力的机器人赛事中，

“科大蓝鹰”队先后获得4次冠军、9次亚军。
这些年，我们总在讨论大学如何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开设一些有
关创新的课程、组
织一些让学生参与
创新的活动，当然
重要，但远远不够。

培育大师的土壤，可以准备
□ 本报记者 许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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